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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味道

西瓜的多种吃法

寻行数墨

1.瓜果之乡

有时候，新疆人把水果当饭吃。究

其原因，是新疆的水果多，从四五月到十

月，天天都能吃到新鲜水果。有的人家

到了饭点，将水果一摆就是一桌子，每种

吃几口，不觉间就会吃饱。

新疆的西瓜甜，是因为日照时间

长，早晚温差大，所以含糖量高，吃起来

甜得人称奇。有人问外地人，到新疆后

吃了新疆水果是什么感觉，那人说新疆

水果的那个甜呀，让人一下子就喜欢上

了新疆。

外地人常用一句话形容新疆：早穿

皮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起

初我以为，此话是说新疆一天内的温

差，等到把注意力集中到西瓜后，才知

道它并不是在说气温，而是在说新疆人

的一种生活习惯。新疆日照时间长，昼

夜温差大，所以本地西瓜的产量大，而

且很甜。新疆人到了晚上，围着火炉觉

得无聊，那就吃东西吧。吃什么呢？最

多的是西瓜，于是便出现了围着火炉吃

西瓜的场景。

别的地方，多将切瓜称为“杀瓜”，新

疆人很少说杀瓜，要吃瓜时，像把吃饭说

成吃个饭一样，会把切瓜说成切个瓜

吃。“个”这个字，在新疆人观念中，不光

是数量，常常有表达过程和具体方式的

意思。按常理说，不管是杀瓜，还是切

瓜，吃的都是瓜瓤。不，别的地方是那

样，新疆人吃瓜，则常常在瓜瓤上动脑

筋，甚至瓜皮，也常常被派上用场。一瓜

多吃，或把西瓜再加工，譬如西瓜泡馕、

西瓜粥、西瓜烤肉、西瓜炖鸽子等等，都

是在新疆之外见不到的吃法。

在历史上，还发生过一件与西瓜有

关的怪事。唐朝时，有一名叫郑注的官

员，赴河中任职，其百余姬妾，骑马随

行。因她们皆施粉黛，香气便传数里，

路人均掩鼻避让。是年，出了怪事：自

长安至河中，凡她们经过处，瓜尽死，无

一存活。

新疆的西瓜与众不同，且独特吃法

古已有之。康熙皇帝在《康熙几暇格物

编》一书中，写有一篇《土鲁番西瓜》。他

说的“土鲁番”，就是今天的吐鲁番。那

篇文章不长，却讲了一件奇事：“土鲁番

在哈密之西，其地产西瓜，种最佳。每熟

时，人入瓜田，必相戒勿语，悄然摘之。

恣其所取，瓜皆完美。若一闻人声，则尽

坼裂无全者，亦异闻也。”此事奇则奇矣，

但却饶有趣味，那西瓜熟后，只要你不出

声，便任凭你随便摘，但如果你出了声，

对不起，它们便不让你摘了。它们反抗

的方式是，一地瓜齐刷刷地裂开，让你下

不了手。

吐鲁番如今多西瓜，但那脾气古怪

的西瓜却早已不见，想必是不断有新的

品种出现，老品种已被替代。

2.西瓜的多种吃法

大多数人吃西瓜，是将西瓜切成块

吃。有的人喜欢大块，有的人喜欢小块，

刀起刀落便切出自己喜欢的形状。也有

人将西瓜切成小块，将牙签插进去挑起

来吃，那样吃的多为女性。更凶猛者，用

匕首切完西瓜后,直接用刀尖挑起来吃，

别人看得紧张，他则吃得怡然自得，想必

长时间那样吃已成为习惯。

我在新疆见得最多的，是馕就西瓜

的吃法。人们进入沙漠后，常带两种东

西，其一为馕，其二为西瓜。这两种东

西很容易携带，且贮存时间长，可保证

人在沙漠中不挨饿。但沙漠中气温高，

馕很快就会变得干硬，如果只吃馕，是

很难掰开咬碎的。新疆人有办法，他们

把西瓜一端切开，掏出瓜瓤放置一边，

然后把馕块塞入进去，用瓜皮封住后开

始吃瓜瓤，等吃完瓜瓤，西瓜中的馕已

被瓜汁浸泡得绵软，取出后便可食之。

经过瓜汁浸泡的馕又软又甜，是沙漠中

难得的享受。

我在奇台县吃过一次西瓜汁泡干馍

馍，至今难忘。当地人将馒头切成片，放

在太阳下暴晒几日，等干硬后收起。他

们称晒干的馒头片为干馍馍，实为一

奇。但更奇的事还在后面，人们吃干馍

馍时，用榨汁机榨出一杯西瓜汁，将干馍

馍放进去，待泡软后再吃，又甜又酥，口

感和味道都不错。

有一种老汉瓜，以南疆所产为佳，是

上等瓜品。之所以叫老汉瓜，是因为其

瓜瓤绵软甜蜜，尤为老人所喜欢，常被他

们用于泡馕吃。其具体做法是把老汉瓜

刨开，将瓜瓤搅成汁，然后把掰开的馕泡

进去，过一会儿就可以吃了。老人们因

为没有牙，便自创了这种吃法，老汉瓜一

名由此传开。

瓜也有雄雌之分，既然有老汉瓜，就

必须有老婆瓜，2013年喀交会上，便有一

对雄雌瓜，以5000元的高价卖出。那一

对老汉瓜和老婆瓜，想必是不能吃的，那

么贵，得花钱加工后当工艺品，收藏起来

才对。真正能吃的老汉瓜和老婆瓜，共

同的特点是瓜瓤绵软，入口不怎么咀嚼

即化，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有一年在喀

什赶上老汉瓜和老婆瓜上市的黄金季

节，便天天吃，之后去吃别的西瓜，就会

怀念老汉瓜和老婆瓜。

吐鲁番盛产甜瓜，所谓的甜瓜就是

人们常说的哈密瓜，不属于西瓜。其实

新疆有不少地方产甜瓜，但因为哈密瓜

名气大，所以新疆所有的甜瓜都被叫了

哈密瓜。吐鲁番除了甜瓜外，西瓜亦有

惊人之处。有一个女孩因为天热口渴，

冲进西瓜地摘下一个西瓜，用拳头砸出

裂缝，一掰就成了几块，举起便吃。别人

也学她的样子用拳头去砸，却死活不见

动静。那女孩边笑边吃西瓜，不说什么。

3.把瓜皮留下

有一次在沙漠中见到瓜皮，觉得哪

怕是在赤野千里的沙漠，也应该注意环

保，便要把那瓜皮埋入沙子中。旁边的

一人拦住我说，不用，把瓜皮埋入沙子中

反而不对。细问之下才知道，新疆人在

沙漠中吃完西瓜后，从不将瓜皮弃之，而

是在地上找一个低凹处，将瓜皮反扣进

去，并向下压一压，一则防止沙子被风吹

进去，二则可长久保持水分。

看来，且不可小瞧反扣在地上的瓜

皮，这里面有名堂。

细问之下才知道，将瓜皮反扣在地

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让鸟儿啃食，大

沙漠能困人也能困鸟儿，人被困了会想

办法，鸟儿被困恐怕只能等死。于是人

们便将吃剩的瓜皮反扣在地，鸟儿只要

看见便可去啄食，能缓解饥渴之苦。二

是为了让人在受困于沙漠时，可靠其救

命。人在一般情况下，不喝水最多能撑

三天，而在沙漠中不喝水，只能撑一天。

但是如果有一块倒扣在地的瓜皮，一定

能让人及时补充水分。一块瓜皮，有如

此之大的作用，怪不得人们吃完西瓜后，

会把瓜皮倒扣在地上。

从雪山上流下的雪水，帮助新疆人

吃出西瓜更甜美的味道。人们进山时带

几个西瓜，到了有溪水的地方将西瓜放

进去，然后骑马、唱歌和跳舞，玩得口渴

了，便将西瓜从溪水中取出，切开一尝，

无比清凉甘甜。那溪水从雪山上流下，

用新疆人的话说，是天然冰箱。我吃过

一次那样的西瓜，当时天热，几块西瓜下

肚后，便觉得浑身凉爽了下来。抬头眺

望远处的雪山，它高耸于苍穹之下，阳光

从上面反射过来，像是在高处俯瞰着大

地，但是大地上的人们只管享受，很少有

人感激雪山。

大多数人都喜欢在瓜摊边吃西瓜，

挑中一个让摊主切开，吃完将瓜皮扔进

一旁的垃圾筒或纸箱，那是摊主早就备

好的，摆西瓜摊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

曾在马路边见一人卖西瓜，他拿不准西

瓜是否甜，便问来问去，卖瓜者不耐烦

了，便一刀把瓜劈开，那人尝过后果然

甜，便一边吃一边与卖瓜者聊天，一个西

瓜吃完了，话题也刚好聊完，那人便付钱

离去。卖瓜者招呼那人改天再来，那人

留下一句话：你的瓜好，吃一次顶一顿

饭，不来都不行。

也有人在大雪中吃西瓜，是一道风

景。西瓜是从夏天储藏到冬天的，在大

雪中吃个稀罕。有人觉得那西瓜一定冰

凉难吃，不料一尝之下颇为吃惊，虽然

有凉意，但却没有冻意，吃起来颇为爽

口。那人吃完西瓜，在大雪中慢慢离

去。那大雪，落得有几分诗意。

4.西瓜烤肉

西瓜烤肉，是一种鲜为人知的吃

法，出在墨玉县。最初听到这个说法，

以为是西瓜就着烤肉吃，反正新疆人吃

东西别出心裁，有什么样的吃法都不过

分。但还是想象不出到底是怎样的吃

法，因西瓜是水果，烤肉是肉食，如果

将二者同时吃，不但不方便，而且口感

恐怕也不对劲。

后来，朋友告诉我说，当地人做西

瓜烤肉，先选一个皮厚圆实的西瓜，把

西瓜开一个口子，然后把瓜瓤挖出一

些，把切好的肉放到西瓜瓤里面，再放

入枸杞、芫荽、孜然和咸盐等，把切下

的盖子封盖于原处，用两三根牙签扎结

实，放入馕坑中的专用架子上炙烤。馕

坑中的火不大，所以西瓜会被烤得时间

长一些，是一道慢慢炙烤而熟的食物。

等烤到一定的时候，便从馕坑中取出，

放置在你面前，让你先看看。此时的西

瓜多被烤得干瘪紧缩，好像随时会破，

但用手触摸一下，还好，结实着呢。于

是便打开封口，一晃里面有动感，看来

瓜瓤都已变成汤汁，里面的羊肉块已经

酥烂，想必是馕坑中的一番炖煮，非同

一般。看过一番，就可以吃了。

我问朋友，吃什么呢，是瓜还是肉？

他说，自然是吃已经熟了的肉，如果要喝

汤，也可以用勺子把汤舀入碗中喝。那

汤，是西瓜汁和肉味融为一体的汤，想必

滋味分外不同。如此奇特的做法，让人

心生向往，我念叨了一下午，既想吃，也

想看。朋友热心，第二天带我去看西瓜

烤肉。那家烤肉店门口，在馕坑边摆着

一个个足球般大小的西瓜，绿油油的外

皮已经被烤得发黄。一问才知道，每个

瓜里面的东西都不一样，有羊肉、鸽子、

鱼、土鸡等。春夏两季，多是在西瓜中放

入鸽子和鱼，图个烤熟的肉鲜味美。到

了秋天，则多放土鸡进去烤，为了滋补身

体。入冬，则只放羊肉，用小火烤，为的

是在寒冷中祛寒。

我们每人点了一个烤羊肉的，甫一

揭开西瓜盖子，便散出一股鲜味儿。吃

西瓜烤肉，必须把肉和汤舀入碗中，先喝

一口汤，偏甜，但又有羊肉固有的膻味，

便觉得这是一道有汤有水的菜。再细

品，肉汤与西瓜汁相融合，加之孜然等调

味，汤便清爽，肉便鲜嫩。那肉其实都是

专门选择的嫩肉，略有一点肥，但却不腻

味，两三口就可以吃完。其实西瓜烤肉

这道菜，形式大于内容，看是一种享受，

吃是另一种享受，当然听闻和讲述亦是

一种享受。

吃喝间，听得摊主说，做西瓜烤肉不

易，食客须提前预订，否则便吃不上。细

问，得知与肉的贵或便宜无关，是因为西

瓜一旦切开，瓜瓤便不能长时间存放，否

则会让汤变酸，并影响肉的味道。

吃完，想看看那西瓜，摊主却收拾到

了别处。

5.西瓜粥

西瓜粥，是不多见的吃法。西瓜粥

出在新疆南疆一带，最早听到别人提到

这个吃法，以为早餐，后来见到才知道，

一日三餐都可以吃，是当地人最喜欢吃

的一道饮食。当时便纳闷，当地人如此

喜欢吃西瓜粥，就不用吃西瓜了吧？其

实不然，西瓜在南疆一带很受欢迎，除了

西瓜粥、西瓜汁、西瓜配其他水果后的果

盘等等，每一种吃法都有讲究，是南疆一

带的独特饮食。

做西瓜粥很简单，先熬一锅粥，用料

可选大米、小米、玉米糁子等，熬好后放

凉，然后将切碎的瓜瓤放进去，略微搅拌

后就可以吃了。吃西瓜粥最多的时候是

夏季，酷热难当一碗下肚，整个人顿时如

大梦初醒。到了冬天便几乎不吃，天冷

不宜吃凉东西，再说储存到冬天的西瓜

不便宜，吃一顿西瓜粥不划算。

有一事，有一人做了一锅稀饭，并杀

了一瓜，但五岁小儿却贪玩未归，他怕瓜

过了时间不好吃，便去寻找小儿，等他带

小儿回家，那瓜已放了一个多小时，锅中

的稀饭也凉了。他气得指责小儿，一锅

好稀饭和一个好瓜，都叫你耽搁了。小

儿把瓜切成小块放入稀粥中，边喝边说

好。他依小儿的方法尝试，果然好喝。

不知那小儿是否知道西瓜粥，但他却无

师自通，让他和父亲痛快地吃了一顿。

给我讲述此事的朋友到最后才告诉我，

他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孩，所以此事是真

的，没有杜撰。

他给我做过一次西瓜粥，为了好

喝，做好后先放入冰箱十分钟，取出后

我呷了一口，既有米汤的醇厚汁味，又

有西瓜的甘甜。两口喝下去，已浑身凉

爽。朋友还准备了馕、烤羊肉串、蜂

蜜、油香和馓子等。他说光喝西瓜粥喝

不饱，一边喝一边吃些馕蘸蜂蜜，肚子

就饱了。那蘸了蜂蜜的馕很甜，吃上块

再喝西瓜粥，口感更好。烤羊肉串、油

香和馓子等，也是要专门吃的，这里说

的“专门”是那位朋友的专用语，他用

以表达的意思是注意搭配，吃好喝好。

一餐吃毕，总的感觉是味厚而不腻，但

最后占了上风的还是西瓜粥，让人满口

甘甜，甚是过瘾。

喝完一碗，又一碗端上来，便弃汤勺

不用，端起碗便喝，只觉得唇齿生甜，十

分舒坦！

和田夜市的西瓜烤肉
王族 摄

一男一女两铜人

李长吉《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
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

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

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

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读罢，想起美学家曾言：“想象，仅

是平常的材料之不平常的新综合。”试

以此刃，作庖丁解牛。

所谓“平常的材料”者，当为该诗题

目“金铜仙人辞汉歌”之“金铜仙人”以

及“忆君清泪如铅水”之“清泪”。“金铜

仙人”就是以铜铸成的仙人模样的人，

亦即现下的公园、街头随处可见的石雕

铜铸，当然是“平常”的了。“清泪”就是

痛哭流泪的泪，谁没哭过，更是“平常”

了。就是这两个“平常”集到一起以“综

合”，立即“不平常”了。试想一个铜人

竟然流出眼泪来了，能不令人吃惊，能

不启人以思？本是不可能流泪的铜人

竟也流出了眼泪，足见其哀之深。故国

之思，离散之悲，尽在其中矣。“平常的

材料”怎可小觑，得之矣，小泥鳅也可翻

出大浪来。

从而又想起这金铜仙人还有个洋

妹妹，就是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梅里美

的短篇小说《伊勒的维纳斯像》中的维

纳斯。在这儿的“平常的材料”者，一

为“维纳斯”，一为“手指头”。“维纳斯”

也是以铜铸成的女仙人样的人，亦类

同于现下公园、街头的石雕铜铸，司空

见惯，平常得很。“手指头”更是人人皆

有，伸掌可睹，可这两个“平常”一旦综

合在一起，可就“不平常”了。试想一

个铜人，为了占有一枚订婚钻戒，本是

伸直着的手指，忽然弯曲了起来。手

指只此一弯，美女维纳斯竟美得邪恶、

美得可怖了。

莫非铜人和有血有肉的活人一样，

也有贤愚正邪之分乎？

诗与薛蟠风马牛

齐白石曾补画一扇，见《白石诗

草》：

厂肆有持扇面求补画者，先已画桂

花者陈半丁。画芙蓉者无款识，不知为

何人，其笔墨与陈殊径庭。余补一蜂，

并题：

芬芳丹桂神仙种，
娇媚芙蓉奴婢姿。
蜂蝶也知香色好，
偏能飞向澹黄枝。
白石老人为已经画了花卉的扇面

补了一只小蜜蜂。为何补一小蜜蜂，个

中大有皮里阳秋。评画，总要议论，总

要写成文章，才能说出个子丑寅卯。齐

翁别出心裁，不用文字，只用画笔，只用

一只小蜜蜂。

试看其诗，表面上似是议论花的品

种色香，实则品评两位花卉画家的笔墨

高低。补画者三缄其口，只画了个小蜜

蜂。小蜜蜂果然“也知香色好”，立即

“飞向澹黄枝”——冲向桂花去了，或曰

冲向描绘桂花的笔墨去了。你看评得

多干脆，多逗趣，多形象。

由此扇面的诗和画的此呼彼应相

辅相成，想及“薛蟠体”。《湘绮楼日记》：

“齐璜拜门，以文为贽。文尚成章，诗则

似‘薛蟠体’。”《湘绮楼日记》的湘绮，即

王闿运，是齐白石的老师，齐以文、诗为

贽见礼，“薛蟠体”由是而得。

将唐寅睹成庚黄的薛蟠怎会作诗，

何以有了“薛蟠体”？倒是他的侍妾香

菱跟林黛玉学过诗，按时下的说法是

诗歌业余爱好者，热了一阵子，也就无

声无息了。如若勉强把薛蟠和诗、文、

曲拉扯到一起，仅有的一例，就是薛蟠

在酒席桌上曾说过的带有“女儿”的

悲、愁、喜、乐四个字了。本是逗弄呆

子玩儿哩，不料想呆子没了词儿，呆性

大发了。

究其原委，且看原文：

宝玉笑道：“听我说罢：这么滥饮，
易醉而无味。我先喝一大海，发一个新
令，有不遵者，连罚十大海，逐出席外，
给人斟酒。”冯紫英、蒋玉函等都道：“有
理，有理。”宝玉拿起海来，一气饮尽，说

道：“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个
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
个字的原故。”……听宝玉说道：“女儿
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
婿觅封侯……”

有了这打头的“女儿悲”，才有了

薛蟠的随声应和的“女儿乐”。没有前

者，哪来后者，后者为前者所诱发，既

是诱发，两者间必当有其共通的不变

之义，否则怎能解释“女儿悲，青春已

大守空闺”。为什么“守空闺”就会引

起“女儿悲”，知乎知乎，“空闺”者，没

有男人也。

薛蟠竟连阿Q都不如，阿Q还知道

转个弯儿说“我和你困觉”哩，口无遮拦

的呆子，一句话给抖搂了个底朝天，于

是人们大喊“该死，该死”。

胡适《齐白石年谱》有一按语：

王闿运说白石的诗‘似薛蟠体’，这
句话颇近于刻薄。但白石终身敬礼湘
绮老人，到老不衰。白石虽然拜在湘绮
门下，但他的性情与身世都使他学不会
王湘绮那一套假古董，所以白石的诗与
文都没有中他的毒。

总是有招儿

对付秽语脏字，洁本《金瓶梅》是□

□□□，眼不见为净。可是眼不见了，

心里未必不胡乱猜想，因人不同而想也

各异。也有改为?的，比如“?娘”“狗?

的”，虽然用“?”把脏字给盖上了，仍无

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想起这些，缘

于看了华君武的一幅漫画。

漫画名为“斗鸡图”。题材并不新

颖，是对斗气骂街满嘴脏话的不文明现

象的批评。已有漫画画过。画中的既

是人又像鸡的“华家样”的造型固然令

人忍俊不禁，尤其引起我的兴趣的是颠

倒错杂的“妈、娘、姥、奶、姐、妹”等字

样，正是这些字样引起我说了上面的那

些话。

艺术之于生活，既要如实地反映，

又不能机械地照搬，当然更不能回避。

比如脏话脏字，既要如实反映，就须将

其“示众”，如原样照搬，又无异于将其

重复一遍，再次污人耳目，缘于此，在文

学类的文字图书中才有了□□□□

与?。以前我看到过的别的漫画作者的

画幅中的“?娘”字样，显然是从文字书

籍中照搬来的。□□□□与?用于文字

书籍已是约定俗成，可用到画幅中作为

“形象”，就有点不伦不类了。

再看华君武的漫画中的颠倒错杂

的“妈、娘、姥、奶、姐、妹”，乍一瞅，似是

成群乱飞的苍蝇，再一看，则是颠来倒

去的字样。下面是两个好斗如鸡的人，

于是恍然而悟，这字样竟是这两人骂出

来的脏话。

“?娘”“狗?的”，仅是表一点概念，

是语言。漫画是视觉艺术，依靠的是形

象。华君武的办法是抹去其“?”，将

“妈、娘、姥、奶、姐、妹”字样颠倒错杂成

乱飞的苍蝇之状的“形象”，以示其

“脏”。

抹去其“?”，容易得很，只是举手之

劳。可别人就是没有想到过去抹，独独

华君武想到了。

华君武的漫画较之别人的漫画，总

是高出那么一点点，也仅是那么一点

点，似乎一蹴而就，且不妨试试看，保准

是蹴而不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可

又奈何！别人的漫画好，好得有法说，

华君武的漫画好，好得没法说。

华
君
武
《

斗
鸡
图
》


